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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坦的暗杀行动已变得像激进分子的白杀

性
“

肉弹
”

一样司空见惯
。

恐怖分子的每

一次袭击
,

都会旋即招致以色列的军事反

击或被称之为
“

有目标的杀戮
” ;
反过来

,

这些杀戮又 引发了 巴勒斯坦人的血腥复

仇
,

特别是当杀戮的目标对准哈马斯
“

阿

克萨旅
”

或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的时

候
。

在哈马斯为报复以色列定居者的大屠

杀而发动第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以来的 8

年多时间里
,

这种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呈

螺旋形地愈演愈烈
,

毫无收敛的迹象
。

O 以军眼中的
“

恐怖机器
”

大多数以色列人从未听说过凯斯
·

奥

德万这个名字
,

直到他被击毙后才从传媒

上得知其罪名
:

从去年 8月到今年 3 月间
,

他先后在耶路撒冷斯巴 罗比萨饼店
、

海滨

城市纳哈里亚火车站和海发餐厅精心策划

色 榷号通
-

口 何积惠 编 译

4
月 5 日清晨

,

约丹河西岸的城镇图巴

斯
。

一名老人在橄榄树林里埋头给山

羊挤奶
,

忽然
,

从空中传来一阵无人驾驶

飞机的轰鸣声
。

他抬眼望去
,

只见近旁小

山边的树林和挂着巴勒斯坦牌照的汽车后

面冒出一大群以色列特种部队的士兵
,

他

们正在向他儿子所住的一座小石屋形成包

围圈
。

“

来军队啦 ! 来军队啦 !
”

老人向他

的儿子萨瓦塔大声嚷嚷着
,

希望他赶紧将

妻子和女儿护送下山
,

而不是示意他临阵

脱逃
。

就在以色列
“

防卫之盾行动
”

甚嚣

尘上的当口
,

萨瓦塔于前一天收留并庇护

了 5名巴勒斯坦战士
。 “

哪有主人丢下客人

只顾白己逃命的道理 ?
”

老人事后拄着手

杖沉吟道
, “

与其被当作通敌者枪毙
,

还不

如带着尊严上天堂
。 ”

显然
,

有人向以色列军方透露了风

声
:

这屋里窝藏着他们一心想抓获的要

犯
,

其中包括哈马斯活跃分子
、

善于花样

翻新的炸弹制造专家
、

好几起骇人听闻的

自杀性爆炸事件的策划人
,

以及自去年夏

天起就成为以色列头号通缉犯的极富个性

魅力的政治领袖
、

现年 25 岁的凯斯
·

奥德

万
。

在此之前
,

军方曾多次想追捕和杀戮

他
,

但均被他死里逃生
。

这时
,

以军开始

了劝降喊话
。

萨瓦塔与一 名巴勒斯坦战士

分别从前门和后门冲出来
,

边射击边往山

坡下奔去
,

结果均被打死
。

坦克
、

直升飞

机和军队围住了小石屋
。

到正午时分
,

经

过几个小时的交火
,

以军派一名邻居手持

白旗
,

前去探明屋里是否还有幸存者
。

事

实上
,

凯斯
·

奥德万和另外三名战士依然

活着
,

而且都是全副武装的
。

那个邻居让

他们在投降或做烈士之间作出选择
。

讨论

的结果很简单
:

他们是决不会投降的
。

当

以色列人用推土机将屋顶掀开时
,

其中一

人已抽空在卧室里白色床架边的墙上用鲜

血书写下
: “

上帝是伟大的
” 。

黄昏时分
,

四

个人全死了
;

奥德万是最后一个头部被近

距离枪击致死的
。

第二天
,

哈马斯激进分

子
“

阿克萨旅
”

发表声明
,

扬言要进行前

所未有的新一轮恐怖报复

截至到 目前为止
,

以色列人针对巴勒

了三起 自杀性爆炸
。

在这些爆炸事件中
,

共有 31 名以色列人丧生
,

还有大批人员受

伤
。

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的官员看来
,

凯斯
·

奥德万是最危险的巴勒斯坦激进分

子之一
,

早已成了一台
“

凶恨而残忍的恐

怖机器
。 ”

他不但有制造烈性炸弹的高明



班匕】洲. 二



鞋遐拼揭节笋邢书影瑙;
L月. 口. 攫. 本栏责任编辑

:
沈玉麟 W o rld o u tfo o k@ 1 6 3

·

c o m

更多成员加入这个组织
。

O 无奈中誓做 “人肉炸弹
”

. 冤冤

相 报 何 时

了?

垒
。

随着年龄增大
,

他不断目睹以军同手

掷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间的冲突
。

以军横

冲直撞
,

肆意闯人邻居与亲戚的家
。

16 岁

那年
,

他眼睁睁着着一位叔叔被以军打成

残废
,

从此丧失了记忆力
。

不在家的时候
,

他总是跟祖父在清真寺里度过
。

据一位朋

友回
‘

}乙
,

他在十二
、

三岁时就成了一名哈

马斯儿童
,

又是为该组织悬挂绿旗
,

又是

张贴烈士肖像海报
,

还在城市公园里向士

兵投掷石块
。

他在中学里是个尖子
,

将《古

兰经》背得滚瓜烂熟
, “

为真主阿拉而死
”

成了他最梦寐以求的愿望
。

在中学快毕业

的一年
,

他因涉嫌与哈马斯有瓜葛而银档

人狱
,

被关押了40 天
。

第二年
,

父母亲凑

足钱款
,

让他进大学建筑工程系攻读
。

没

过多久
,

他最要好的朋友
,

一名哈马斯积

极分子在以军哨卡被不明不白地打死
。

大

学第二学期
,

他再度人狱
,

蹲了 6 个月的

铁窗
。

这次据说是巴勒斯坦当局迫于以方

的压力
,

把他当作伊斯兰激进分子缴出去

的
。

正如他的朋友
、

安纳贾大学的现任学
生领袖阿拉

·

梅丹所总结的
,

正是在监狱

里
, “

他炼就了像海绵一样承受苦难的本

领
。 ”

对凯斯来说
,

身险图圈的最大收获
,

是结识了哈马斯在杰宁难民营的领袖贾马

尔
。

凯斯从小听过他说教讲道
,

但两人结

成莫逆之交却是在铁窗里
。

贾马尔成了凯

斯的精神导师
,

每逢探监 日
,

凯斯又忙着

替他的孩子辅导功课
。

贾马尔是狱中其他

政治犯的领导人
,

凯斯则充当他的副手
,

除了领导绝食
,

还要随时帮助犯人解决各

种向题
。

据凯斯的一位表兄说
,

他同每个

人甚至监狱看守都相处得很融洽
。

但令他

怒不可遏的是
,

巴勒斯坦当局不经审讯就

拘留政治活动分子的行经
。

那可不是他从

孩提时代起就憧憬的自由的巴勒斯坦
。

由

于这些经历
,

他的逆反心理有增无减
,

也

更加坚定了他对
“

伊斯兰才是最终解决办

法
”

这一哈马斯口号的信仰
。

不管以什么

形式实现的牺牲
,

构成了他的思想本质
。

据狱中一名难友回
‘

}乙
,

无论在什么场合
,

他都把这句话当作祷文一样反复诵读
,

声

称
“

我惟一关心的是怎么牺牲自己来阻止

对祖国的压迫
。 ”

终于
,

凯斯在安贾纳大学找到了出

路
。

这所学校依偎在纳布卢斯的岩石群山

间
,

称得上是约旦河西岸
“

阿克萨旅最激

进的摇篮
” 。

从 19 95 年起
,

伊斯兰组织就

因从不效命于巴勒斯坦情报部门而在每年

一度的学生会选举中稳操胜券
,

羽翼 日渐

丰满
。

这个组织还以行之有效的招募活动

而著称
,

每当巴勒斯坦当局搜捕激进分子

或以色列暗杀嫌疑的激进分子时
,

都会有

历史发展的进程
,

似 乎给凯斯的命运

投下了阴影
。

20 00 年 7 月
,

有关中东问题

的戴维营峰会在美国举行
。

这一和平进程

显然是凯斯不能接受的
。

在他看来
, “

从

19 79 年戴维营到 20 00 年戴维营是一条妥

协之路
、

我们巴勒斯坦人从河边被赶到了

大海里
。 ”

至于阿克萨清真寺
,

虽然它位于

东耶路撒冷的神庙山上
,

名义上也归巴勒

斯坦管辖
,

但以色列旅游部ltJ 却设置重重

障碍
,

千方百计阻扰耶路撅冷以外的巴勒

斯坦人进城
。

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兼穆斯

林教徒
,

他一生能否在阿克萨清真寺里进

行哪怕一次参拜也是颇值得怀疑的
。

200 0年 , 月29 日
,

即将爬上以色列总

理宝座的沙龙前往耶路步聋妇令清真寺巡视
,

这一举动激起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愤怒
。

在

两天后举行的校园抗议中
,

凯斯发誓
“

要

计沙龙知道 * 我们所有的人早晚会变成一

颗定时炸弹
,

把那些寺院守卫炸个稀 巴

烂
。 ”

他领导学生走出校门
,

穿过城市向军

队哨卡行进
。

他在日记中写道:’’我的内心

被一种恐惧和不祥之兆所支配
。

天刚拂

晓
,

太阳便以其千丝万缕的光芒为烈士编

织起一件别致的外衣
。

大批学生聚集到庭

院里来
,

我要求他们在祷告前把脸和双手

清洗一下
。

望着他们的脸
,

我暗自思忖
:

真

正冲突的时刻来临了
。

我们行走了五
、

六

千米
,

数百名游行者冲到前面
,

同以色列

士兵发生了冲突
。

以军枪弹十分密集
,

四

周像一个战场
。

我们的信仰
,

就是我们同

这些占领者斗争的武器
。

我身边有两个青

年受伤倒下了
。

伤亡人数之多
,

超出了我

们预想
。 ”

就在游行中间
,

他得知2J 岁的室友扎

卡里亚
·

基拉尼被以军乱枪打死
,

悲痛欲

绝
。 “

我们在一起相处 2 年了
。 ”

他在日记

里继续写道
, “

他是我的兄弟和朋友
,

是我

肉体的一部分
。

记得他在清真寺时向我表

示
:

想当一名烈士
。

可我还是无法接受这

一事实
。

看来
,

这是上帝的旨意
。

上苍为

那些誓当烈士的人开启了大门
。 ”

随着暴力在巴勒斯坦各个城市的迅速

蔓延
,

以色列孤注一掷
,

竭力想用迅雷不

及掩耳的军事手段来镇压起义
。

短短的 5

天内有 42 名巴勒斯坦人丧爪
,

约 1300 人

受伤
,

还有 3 名以色列人被杀
口

令凯斯喜

出望外的是八中突终于爆发了
。

直到那时
,

他一直听命于巴勒斯坦当局对圣战的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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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。

如今
,

在法塔赫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 层传奇色彩
。

2 001

保
,

一切全乱套的情况下
,

凯斯开始了新 年夏季
,

凯斯为避

的思索
。

但是在由
“

牺牲
、

复仇
、

圣战
、

占 风头也躲到阿克萨

领
、

解放
”

所组成的这个周而复始的怪圈 当年开展活动的山

里
,

除了一再酝酿悲剧外
,

还能指望什么 区
。

有人劝他洗手

结局呢? 现在回想起来
,

凯斯的命运早已 别干了
,

但他还是

同 19 87年成立的哈马斯组织紧紧地捆绑在 将炸药埋人了一条

一起
,

加人
“

阿克萨旅
”

只是他向圣战迈 专为以色列定居者

出的关键性一步
。

2 000 年的整个秋季
,

他 和士兵 修建 的小

一直在向约旦河西岸总部的工程师讨教如 路
。

一辆以军吉普

何制造炸弹的技术
。

同年 12 月
,

一名哈马 车迎面驶来
,

他随

斯成员在路边一家挤满以色列士兵的咖啡 即通过遥控装置引

馆弓}爆了身上的炸弹
,

成为安贾纳大学的 爆
,

当场炸死了好

些士兵
。

他微笑着

解释说
: “

我们并不

是想杀害犹太人
,

但耶路撒冷清真寺

还在以色列的占领

下
,

我们得夺回清

真寺和所有的巴勒

斯坦领土
。 ”

就在
“

9 一 f
,

事

件发生前 夕
,

巴勒

斯坦北方海滨城市

纳哈里亚的火车站

发生 了一起 自杀性

O 终于上了通缉犯名单

第一个自杀性
“

肉弹
” 。

几天后
,

凯斯在学

生会任职的朋友哈梅德
·

赫吉利也来到尼

塔尼亚的公共汽车站
,

重复了同样的悲

剧
。

凯斯闻讯后大加赞赏
,

称他们俩
“

以

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民族
,

实在了不起
。 ”

2 001 年 5 月
,

也就是凯斯大学毕业前

夕
,

他发现有一辆白色的汽车突然在大楼

外停住
。

从车上走下三名一身巴勒斯坦人

装束
、

但行动诡异的以色列特工
。

当他们

之中有人举枪朝窗畔的凯斯射击时
,

他连

忙向街上的学生大喊一声
,

钻到桌子底下

不见了
。

那些不速之客跳上汽车
,

扬长而

去
。

从此以后
,

凯斯不得不断变换住处
,

过

起行踪不定的地下生活
,

朋友们很少见到

他的身影
。

O
“
我们的归宿就是当烈士

”

凯斯相信自己正在步心仪已久的阿克

萨 (哈马斯军事组织就是以此命名的 ) 后

尘
。

出生于叙利亚的阿克萨
,

曾在巴勒斯

坦组织恐怖分子 围剿英 国人和犹太人
。

19 35年
,

他被迫逃往杰宁一带的山区
,

在

那里遭英国人杀害
。

生命中最后十天的顽

抗和由此带来的归宿
,

给阿克萨抹上了一

爆炸
。

令以色列当局惶恐不安的是
,

充当
“

人体炸弹
”

的穆罕默德
·

哈萨什竟是一名

以色列裔阿拉伯人
。

这样的人在以色列境

内有上百万之多
,

此例一开
,

局面自然难

以收拾
。

更出人意料的是
,

哈萨什已经 48

岁
,

有两个妻子
,

膝下孩子一大群
。

事发

的前一天
,

他特地来到凯斯的避难所辞

行
,

表示要当一个烈士
。

凯斯在感动之余
,

说什么也不让
“

步人老年
”

的哈萨什出马
。

他们在一起用餐
,

喝咖啡
,

足足谈了 4 个

小时
。

凯斯要哈萨什留下来照顾家庭
,

由

他代去执行任务
。

但哈萨什回答
: “

伊斯兰

的先驱和烈士全都是抛家别妇参加圣战

的
,

他们才不顾什么家庭呢
。 ”

第二天
,

他

在挤满以色列士兵的火车月台上引爆
,

造

成 3 名以色列人丧生
,

90 多人受伤
,

其中

还有不少阿拉伯人
。

面对争着要任务的敢死队员
,

凯斯表

示无论选谁当烈士都没什么两样
,

因为
“

我们大家都希望成为烈士
。

当穆斯林游

击队员一手拿枪
,

一手提着灵魂的时候
,

他已意识到 自己的归宿就是当一名烈士
。 ”

这个一度颇有出息的建筑工程师和学生领

导人
,

就这样堕落为顽固不化的杀手的庇

护者
。

“

在遇见凯斯以前
,

我失去了生活目

标
。

他成了改变我生活的动力
。 ”

眼下被关

在狱中的扎伊德
·

基拉里说
。

扎伊得在他

哥哥遭以军杀害后
,

一度沉洒于酗酒
,

过

着放荡不羁的生活
,

并在集市里用刀捅死

一名以色列军官
。

当凯斯得知他在特拉维

夫多家饭店打过工
,

对购物中心和地形非

常熟悉
,

还有一个年仅20 岁的俄罗斯籍犹

太人女朋友
,

便给了他一把手枪和 4 00 美

元
,

让他以女朋友的名义在特拉维夫租一

套公寓
,

打算在那里搞一个制造炸弹的实

验室
。

有一天
,

扎伊德带着两包炸药
,

约上

女朋友来到特拉维夫艾伦比饭店
。

他将其

中一包炸药留在那里
,

然后动身前往海豚

馆
,

他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当门卫
。

他溜进

去
,

安置好第二个炸药包
,

准备通过手机

来引爆
。

这时
,

突然响起凯斯打来的手机
,

告诉他饭店里的那个炸药包被人发现了
,

事情没成功
,

因此要他把手机扔到大海里

赶快撤离
。

“

遗憾的是
,

我没有服从他的命令
。 ”

扎伊德回忆说
, “

这是我犯的一个致命错

误
。 ”

以色列人发现他与主谋间频频通话
,

就派警察把他包围起来
。

他当即用手枪引

爆炸药
,

炸掉了自己的一条胳膊和一只眼

睛
,

但没有炸掉他引以为 自豪的
“

赫赫战

功
”

—
名以色列人被炸身亡

。

在受审

期间
,

扎伊德竭力想保持沉默
,

但被剥夺

了睡眠的困倦和被强行注射的兴奋剂使他

彻底崩溃了
。

审讯人员从他语无伦次的回

答中作出了正确的判断
:

他的炸药是从凯

斯那里弄来的
。

从这一片刻起
,

凯斯便成

了以色列全力捉拿的通缉犯
。

口


